
本报副刊部主编     年 月7日 星期日 第962期 |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               

新民网：             

9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后生向戏剧大师“呈上习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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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静安现代戏剧谷之邀，停歇了两年的上戏第六届藏族班出演的
话剧《哈姆雷特》，再度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上戏实验剧场进行了
故地重游的演出。即便已经导演了多部话剧，濮存昕依然对于“导演”
这个抬头略显推辞：“我只是去进一步解密《雷雨》《海鸥》等剧本，作为
后生向曹禺、契诃夫等戏剧大师‘呈上习作’……真正科学的、哲学的态
度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专访濮存昕之际，正是他刚刚结束为《哈姆雷特》剧组“重新上弦”
首演的前夜。他抱着一罐小番茄，晚餐只吃一个三明治，声音洪亮，眼
里有光。

濮存昕还导演过曹禺编剧的《雷

雨》——第二轮将于6月再度于北京

亮相，此前，他导演的契诃夫代表作

《海鸥》正在北京人艺上演。

他的初衷并非是去做导演，而是

弥补遗憾。“我一直觉得《雷雨》我没演

好”，濮存昕从周萍演到周朴园，反复

研读剧本之际，忽然发现“大家都不读

1934年的版本，而去读1956年的版

本。”他发现最初的版本里“有暗线，有

密码——周朴园完全不是后来呈现的

模样，我们感觉我们发现了矿藏，点燃

了我们继续挖掘的热情。”首轮上演

后，迫于客观情况暂停，而且有位演员

去开刀，第二轮到6月才继续。这些

年来，“我是在《雷雨》1934年版本里，

寻觅当时的情怀，对曹禺笔下人物身

处迷途的同情。”他敏锐地感知到曹禺

的悲天悯人：“他的批判里怀有对人性

的尊重，呵护般地去讲‘错啦错啦错

啦’，而不是扇巴掌……”

导演契诃夫的《海鸥》，也是因为

“我深深记得1991年离开北京时俄罗

斯导演的眼神”。时任莫斯科艺术剧

院总导演的叶甫列莫夫1991年12月

在给北京人艺排演《海鸥》，濮存昕出

演剧中男主角特里波列夫，为此还放

弃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

角。谁知排了没几天，苏联解体了。

当时称呼于是之为“于是之同志”的叶

甫列莫夫是个老布尔什维克：“给我三

天时间，必须在屋子里休息一下，千万

别来看我。”于是之送了他一箱二锅

头，两箱北冰洋。三天后他回来了：

“戏剧至上，艺术至上，继续排戏！”公

演后三天，是他的回国日。他喝得酩

酊大醉不愿上飞机：“我想留在中国做

李白！”可见，1991年排演的《海鸥》，

还没有令濮存昕感到圆满。于是，他

近几年在培养青年演员之际反复重读

《海鸥》，今年春节后与舞美一聊，“就

冲动了。”于是，《海鸥》开排。

“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是对的，但是

最近有两句话对我影响特别深”，濮存

昕说起这两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

方：“第一句是——真正科学的、哲学

的态度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万千世界

有的只是不定解；第二句话，据说是托

尔斯泰说的——我们所创作的一切，

不过是我个人的偏见。”每个人都有

“偏见”，每个人的“偏见”融于一体，共

鸣共情，才形成文化生态。明年是契

诃夫逝世120周年。《海鸥》《樱桃园》

《三姐妹》《万尼亚舅舅》等四部戏剧代

表作，都写于世纪之交，写完这些戏剧

没几年后，契诃夫就过世了。这些作

品在100年后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写

得特别生活，但绝不是生活本身。是

寓言，也是诗歌。”濮存昕在导演手记

里写道：“契诃夫为新世纪创作了《海

鸥》，我们在21世纪对《海鸥》做了一

次习作。”

濮存昕坚称：“我不是专职导演，

我只是像去解密《雷雨》一样，去解密

《海鸥》。”说完，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

可以垫在脖颈处的三角形颈垫，垫好

之后，直接躺在地上：“我退休后更忙，

对北京人艺、国家大剧院还有上戏都

有承诺要去完成，今后三五年体能还

行之际如何使用好要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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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就埋下的种子1
一边导演着北京人艺5月1日首演的

《海鸥》，濮存昕一边执导了5月4日在上

戏实验剧场首演的藏族班《哈姆雷特》。

濮存昕是上海戏剧学院驻校艺术

家，2017年接到消息问他是否愿意参与

上戏第六届藏族班——第一个四年制本

科表演班的教学。他立刻回想起了自己

还是空政话剧团演员之际，于1981年，

在上海观摩上戏第三届藏族班毕业大戏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往事。“我们跑到后

台堵着门看他们，藏族班演得很棒很

帅！”他们后来还去了中南海演出，到民

族宫剧场公演，盛况空前。“这是一颗种

子，埋下了一片记忆”，当时濮存昕还没

怎么去过西藏，“只到甘南自治州去拍过

电影。某个夜晚，我骑着马与上百号由

藏族群众演员组成的马队一起回到驻

地，那个夜晚啊……至今难以忘怀”。

因而，他毫不犹豫地定下了与第六届

藏族班的互动教学，每年抽空与他们相

处。首次接触，就是在他们一年级下半学

期：“22个学生半数以上不是拉萨人，普通

话说得不够好，但是他们的观察生活小品

已经演得非常真切了。”观察生活小品就

是演员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从生活中提炼

出值得演绎的主题或状态。“他们还演失

恋吵架戏，女生一巴掌打下去，男生一点

儿也不退缩，挨了巴掌后继续从容地演。”

在沿海城市长大的演员通常在演戏时不

真打，只是做个假动作而已。“他们的真

切、真诚坚定了我的信念，于是我邀请他

们一起参与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朗诵会，

让他们也感受了大上海的大舞台。”

二年级之际，藏族班演了《地质师》，

“他们身上有一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知识分子的味道，是当下大城市和东部

地区孩子身上看不到的气质。因此，看

得我很激动。”三年级，上网课，普通话还

是不够好，尤其是演坏人演不出来。当

时，他们排演了藏族化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格桑罗布与卓玛次仁》。他们

起初对该剧感觉有点别扭，后来知道是

因为藏族文化对自杀是有其他态度的，

于是老师帮他们稍稍改了台词，“这部剧

都演得很好，配角都演得上天入地地自

由。他们班最帅最高、长胳膊长腿的男

生，长得简直就像是回力球鞋标志的那

个开弓拉箭者……”

等要排演毕业大戏时，濮存昕想：

“只有莎剧那样的诗剧，符合他们的性情

——辽阔的、舒展的、诗意的，如果要他

们去演《雷雨》《北京人》的话，他们是来

不及体验生活的，会更难。”因此，他们打

算排演《哈姆雷特》。为了让22个学生

都有机会登台亮相，他们就决定干脆分

成两个版本——普通话版和藏语版。结

果，难题在排演藏语版时意外出现——

原定的男主角不是拉萨人，说起文绉绉

的拉萨藏语很不习惯。“剧组发生地震，

要换演员”，濮存昕回想起来又被藏族孩

子的“哥们义气”感动：“他们不争名利，

跑来说‘老师，我不好意思去抢他的主

角’。”最终，艺术至上，班主任出面“摆

平”：“谁适合就是谁的。”

为了让大家在毕业大戏时都能充分

展现，安排了5场普通话版，5场藏语版一

共10场公演且售票，这是上戏毕业大戏话

剧类别中的首次公开售票，座位挺满。在

上戏院长黄昌勇的支持下，这部《哈姆雷

特》成为送给藏族孩子乃至西藏话剧团的

“礼物”，从演员到服化道统统一起送到西

藏。“我们买了最大号的行李箱给孩子们

送别，让他们把上海装回去。”

原本，22个学生是有淘汰率的，至

多只有15个可以留到西藏话剧团，但是

因为这是一份厚礼，结果西藏话剧团全

员接受了整个毕业班——编制不够，还

从西藏歌舞团、藏戏团借了名额。毕业

后两个月在拉萨上演该剧时，他们邀请

了濮存昕前去。“我看到他们的父母在演

出后涌上了舞台——本来半大的牧区孩

子去了上海，有了专业，还能蜕变成熟，

做父母的真的高兴。”

此番重排《哈姆雷特》，还要克服他

们“重返校园的喜悦”，“学校安排得很

好，他们重回校园肯定有幸福感，包括其

中有人结婚生子，但是排戏不能‘散

神’……”最终，濮存昕把他们调到了北

京。他一边排《海鸥》，一边兼顾《哈姆雷

特》。有两句观众评语最让濮存昕动容：

“他们（藏族班）的笑，才是真正的

笑”——意思是，他们完全由衷、诚恳甚

而谦卑地笑，从来没有假笑；“好像莎士

比亚就是给他们写的《哈姆雷特》”——

尤其是在看藏语版时，看起来仿佛一个

外国剧团，“这个简单的评价，很高”。


